
可
曾
想
過
，
你
安

坐
家
中
，
對
着
電
腦
整

理
文
稿
，
無
病
無
痛
，

竟
會
忽
然
死
掉
呢
？
這

天
，
我
差
點
﹁離
奇
墮

樓
﹂
，
死
得
不
明
不
白

。
近
來
新
聞
裡
，
常
聽

聞
有
人
在
家
中
抹
窗
時
墮
樓
身
亡
，
我

以
此
為
藉
口
，
已
經
五
年
沒
抹
窗
，
未

來
五
年
亦
沒
有
準
備
抹
窗
。
但
是
巧
合

遇
上
巧
合
，
幾
乎
成
為
廿
八
樓
空
中
飛

人
。
事
緣
於
整
理
書
稿
時
，
在
一
張
白

紙
上
，
記
下
了
忽
爾
思
如
泉
湧
的
文
稿

編
排
、
標
題
、
目
錄
等
﹁路
線
圖
﹂
。
心
裡
一
直
想
，

這
草
稿
很
重
要
，
千
萬
不
要
丟
掉
，
記
好
以
後
，
還
煞

有
介
事
地
好
好
放
在
文
件
夾
裡
。

五
月
天
，
風
雲
驟
至
，
家
中
突
然
飛
來
白
蟻
。
素

來
除
蚊
子
及
蟑
螂
以
外
，
不
殺
生
，
於
是
隨
手
拿
起
桌

上
文
件
夾
，
讓
白
蟻
爬
到
文
件
夾
上
，
打
開
窗
，
把
白

蟻
送
走
。
一
隻
送
走
，
不
一
會
又
來
一
隻
，
我
照
樣
把

白
蟻
引
到
文
件
夾
上
，
爬
上
窗
台
，
送
到
窗
邊
，
怎
料

文
件
夾
滑
出
來
一
張
白
紙
，
正
是
那
寶
貝
草
稿
，
它
瞬

即
隨
風
飄
走
，
我
急
忙
伸
手
去
抓
，
幾
乎
失
去
重
心
，

半
身
掛
在
窗
邊
，
驚
魂
未
定
，
看
着
那
張
白
紙
半
空
浮

沉
，
俯
首
只
見
廿
八
層
下
的
遙
遠
地
面
。

一
陣
心
悸
過
後
，
想
到
如
果
翌
日
的
報
章
寫
道
：

﹁一
名
男
子
拿
着
文
件
夾
於
廿
八
樓
墮
下
身
亡
﹂
。
世

上
有
沒
有
人
能
重
組
案
情
，
猜
到
這
場
荒
誕
劇
的
情

節
？

小
寶
寶
出
生
後
，
家
人
親
友
仔
細
端
詳
，
同

時
議
論
紛
紛
。
其
中
一
個
話
題
是
孩
子
像
誰
？

看
法
倒
不
一
定
一
致
，
有
人
說
像
爸
，
有
人

說
像
媽
，
有
人
說
像
爸
又
像
媽
，
更
有
說
像
爺
爺

、
嫲
嫲
、
公
公
、
婆
婆
的
，
總
之
皆
大
歡
喜
。
為

什
麼
孩
子
像
自
己
會
歡
喜
呢
？

這
證
明
了
孩
子
有
自
己
的
血
緣
呀
，
也
說
明

了
自
己
有
後
呀
，
是
一
種
生
命
的
延
續
呀
。
由
於

遺
傳
，
孩
子
的
確
跟
父
母
、
祖
父
母
、
外
祖
父
母

有
某
種
程
度
相
像
。
但
有
時
也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不

相
像
。
有
朋
友
生
下
一
對
孿
生
子
女
，
皮
膚
黑
黑

的
，
眼
睛
大
大
的
像
印
度
人
。
都
很
漂
亮
，
但
不

知
膚
色
為
什
麼
會
這
麼
深
，
那
可
能
是
隔
代
遺
傳

，
而
且
所
隔
不
止
一
代
。

其
實
外
貌
的
遺
傳
不
是
最
重
要
，
那
才
能
、

智
慧
的
因
子
對
一
個
人
的
影
響
更
大
。
某
些
體
質

和
疾
病
的
遺
傳
，
對
下
一
代
來
說
更
是
令
他
們
心

情
複
雜
。
一
方
面
要
感
激
父
母
給
我
生
命
，
卻
也

為
那
些
先
天
帶
來
的
不
良
因
子
或
缺
陷
深
感
遺
憾

。
有
身
軀
短
小
的
青
少
年
就
因
為
父
母
都
生
得
矮

而
怨
恨
他
們
。
對
他
們
作
心
理
輔
導
並
非
易
事
。

孩
子
在
生
長
過
程
中
外
貌
變

化
頗
大
，
產
房
裡
的
嬰
兒
有

時
看
上
去
大
同
小
異
，
說
他

們
像
誰
其
實
作
不
得
準
。
以

我
自
己
來
說
，
越
老
才
越
覺

得
自
己
像
父
親
。

孩
子
像
誰

阿

濃

我
時
常
對
內

地
的
同
齡
人
產
生

好
奇
心
，
很
想
了

解
他
們
一
代
的
成

長
經
驗
。
內
地
習

慣
把
這
一
代
人
稱

為
﹁老
三
屆
﹂
，
到
如
今
應
該
進
入

六
十
前
後
，
陸
續
退
休
了
。

上
一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經
歷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文
化
大
革
命
，
學
校

停
課
，
學
生
當
紅
衛
兵
，
留
在
當
地

城
市
參
加
﹁鬥
、
批
、
改
﹂
，
到
處

串
連
，
遊
遍
全
國
。
六
十
年
代
末
知

青
上
山
下
鄉
，
下
放
農
村
安
家
落
戶

當
上
農
民
。
七
十
年
代
中
，
他
們
或

回
流
城
市
，
進
工
廠
當
工
人
，
也
有
繼
續
留
在
農

村
生
活
的
。
到
七
十
年
代
末
，
大
學
正
式
恢
復
招

生
，
這
批
離
開
學
校
多
年
，
社
會
生
活
經
驗
豐
富

的
老
知
青
紛
紛
厲
兵
秣
馬
，
埋
首
課
本
，
躍
躍
欲

試
應
考
去
了
。
其
中
考
進
大
學
的
，
剛
好
在
八
十

年
代
初
畢
業
，
成
為
中
流
砥
柱
，
社
會
精
英
。
到

了
八
十
年
代
，
他
們
都
年
過
三
十
，
開
始
冒
出
頭

來
，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藝
術
圈
中
，
他
們
推
動
過
不

少
的
新
事
物
，
也
開
不
少
社
會
新
風
氣
，
漸
為
人

識
。
有
人
出
國
留
學
或
遊
學
，
現
今
回
流
內
地
生
活

者
有
之
，
居
住
國
外
兩
邊
奔
走
的
亦
大
有
人
在
。

查
建
英
的
作
品
《
八
十
年
代
》
書
中
，
專
訪

同
代
人
中
不
同
行
業
、
不
同
際
遇
、
不
同
身
份
中

的
精
英
，
為
我
們
繪
畫
出
這
一
代
的
成
長
和
感
受

。
看
看
受
訪
人
物
，
包
括
寫
小
說
和
劇
本
的
阿
城

、
畫
家
和
藝
評
人
陳
丹
青
、
詩
人
北
島
、
電
影
導

演
馮
小
剛
等
。
都
是
當
今
殿
堂
級
人
物
。
二
十
多

年
後
回
首
，
他
們
都
對
青
春
無
悔
罷
。

初
夏
餐
桌
，
讓
人
想
到
一
道
菜

︱
︱
涼
拌
。

涼
拌
四
小
碟
，
到
這
個
季
節
開

始
流
行
。
醋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佐
料
，

常
見
的
白
切
雞
、
涼
拌
鴨
、
醋
泡
肉

，
都
是
無
醋
不
成
宴
。
一
道
涼
拌
下

來
，
殺
菌
解
暑
開
胃
，
一
舉
三
得
。

涼
拌
菜
雖
然
爽
口
，
但
一
日
一
道
足
夠
，
多
食
易
傷
腸

胃
。
不
過
，
在
南
方
，
早
餐
的
涼
拌
米
粉
，
卻
是
每
日

的
必
備
。

涼
拌
粉
的
製
作
過
程
相
當
簡
單
：
一
碗
早
已
燙
熟

的
米
粉
，
佐
以
鹵
菜
、
蒜
泥
、
花
生
米
、
辣
椒
油
、
陳

醋
，
再
淋
上
特
製
的
鹵
水
，
一
份
色
香
味
俱
全
的
涼
拌

粉
就
做
成
了
。
食
之
米
粉
柔
韌
爽
滑
，
鹵
汁
鮮
美
芳
醇

，
涼
而
不
酸
，
辣
而
不
鹹
；
無
論
是
南
北
口
味
，
都
對

它
情
有
獨
鍾
，
讚
賞
有
加
。

在
我
蝸
居
的
這
座
小
城
，
有
一
家
﹁大
西
門
涼
拌

粉
﹂
，
這
是
個
沒
有
招
牌
的
店
子
。
沒
招
牌
並
不
意
味

着
沒
人
氣
，
在
周
遭
縣
區
，
﹁大
西
門
涼
拌
粉
﹂
的
連

鎖
分
店
，
真
真
假
假
，
據
說
已
開
到
了
上
百
家
。
然
而

，
不
管
是
哪
家
分
店
，
做
出
來
的
涼
拌
粉
都
不
比
這
家

店
地
道
。
它
的
秘
方
，
就
在
米
粉
選
料
和
特
製
鹵
水
上

。
米
粉
的
用
料
是
鄉
間
運
來
的
井
水
，
從
出
絲
到
溫
泡

，
對
水
溫
及
時
間
的
掌
握
，
都
有
相
當
的
技
巧
。
鹵
水

的
配
製
更
是
一
絕
，
採
用
桂
林
米
粉
的
工
藝
流
程
，
用

豆
豉
、
八
角
、
桂
皮
、
甘
草
、
草
果
、
小
茴
香
等
香
料

做
底
，
放
入
豬
肉
、
豬
骨
、
牛
下
水
等
，
同
時
加
入
三

花
酒
、
羅
漢
果
等
多
種
配
料
，
先
用
武
火
，
後
用
文
火

精
心
熬
製
，
每
一
道
工
序
十
分
考
究
，
且
成
份
比
例
嚴

格
控
制
。
難
怪
，
﹁大
西
門
涼
拌
粉
﹂
一
上
桌
，
食
客

的
興
致
和
食
慾
立
刻
就
上
來
了
。
（
《
魚
在
藻
》
續
稿

未
到
，
暫
停
一
天
）

初
夏
涼
拌
蔣

平

現代世界物質極大
的豐富，誘惑極多，假
如一個人沒有自制力，
是很容易為了金錢而不
顧一切。

以前生活簡單，人
們不大會想入非非，還
是按照原有的軌跡生活
。譬如以前私人電話罕
見，也不見得就有多不
方便，同學仔照樣相約

，只不過沒有現在方便罷了。現在是
方便多了，電話一打，刀山火海也照
去。如今電話也方便了，不再是稀罕
的東西，不但方便，而且簡單，八十
年代出現水壺似的 「大哥大」，成了
人們的身份象徵，但大老闆又何須自
己親手去撥？早就有手下保安秘書之
類搞掂。到處張揚打大哥大的人，不
是小老闆，就是跑單幫的掮客之類，
只不過那時人們後知後覺，一看如此
陣勢，就完全被鎮住了，心裡暗自佩
服不已。到了手機全球流行，而且價
錢偏低，香港幾乎人手一機，組成一
幅奇景。尤其是地鐵車廂裡，大部分
人都在打手機，要是你留意那內容，
大部分是閒聊，根本沒有緊急的事情
。但男男女女都抓緊時間，不知為的
是哪一樁？當然，生活多姿多采了，
方便了，但那是需要金錢來支持的，
沒錢？呆一邊涼快去吧！

本來沒錢就應該安分守己，不要
想入非非。否則一想入非非，就弄得
不可收拾。但就有那麼一些人，雖然
比起升斗市民的收入，已經高出很多
，他們也是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士，在
金錢面前，卻盡顯
貪婪的本色。在極
大物質誘惑的面前
，想要潔身自好並
不容易。端的要看
各人的把持力了。

風水神話
李若梅

無悔青春
關 平

小
物
質
引
誘

陶

然

下午在旺角
黃子程

父
母
常
抱
怨
孩
子
花
許
多
時
間
在
電
腦
上
，
其
實
實

際
的
情
況
，
比
他
們
所
了
解
的
嚴
重
得
多
。

美
國
一
名
十
七
歲
青
年
去
年
十
月
因
為
不
滿
父
母
阻

止
他
玩
電
腦
遊
戲
，
向
父
母
開
槍
，
造
成
母
親
死
亡
、
父

親
重
傷
。
法
官
最
近
判
處
他
謀
殺
、
企
圖
謀
殺
及
其
他
罪

名
成
立
。
辯
護
律
師
說
：
他
過
分
沉
迷
電
腦
遊
戲
，
犯
案

時
根
本
沒
有
意
識
到
，
向
父
母
開
槍
真
的
會
死
，
誤
以
為
仍
像
電
腦
遊
戲
中

，
死
亡
不
是
永
遠
。
但
法
官
並
不
接
受
這
種
說
法
。
孩
子
在
沉
迷
電
腦
時
，

害
處
有
多
大
？
他
們
究
竟
在
想
什
麼
？
孩
子
平
常
不
愛
講
話
，
卻
不
停
與
網

友
講
話
，
用
文
字
和
符
號
溝
通
，
這
還
算
正
常
，
起
碼
是
與
真
人
交
往
，
也

傾
談
真
實
世
界
的
事
。
其
他
的
時
間
，
他
們
活
在
虛
幻
之
中
。

電
腦
上
有
許
多
公
司
，
介
紹
虛
擬
配
偶
，
看
上
眼
，
馬
上
結
婚
，
一
天

可
以
嫁
無
數
次
，
然
後
可
以
共
同
生
活
在
不
同
的
虛
擬
屋
裡
。
父
母
不
干
涉

，
法
律
也
管
不
着
，
因
為
都
是
假
的
。
但
電
腦
卻
出
現
逼
真
的
畫
面
，
使
他

們
樂
此
不
疲
。
雖
然
是
假
，
卻
要
付
真
鈔
票
，
那
些
中
介
公
司
是
要
收
費
的

，
價
錢
比
真
實
世
界
便
宜
，
孩
子
花
得
起
。
他
們
不
但
結
婚
離
婚
，
也
炒
賣

房
子
，
你
先
看
中
一
棟
虛
擬
房
子
，
﹁住
﹂
了
幾
天
，
不
喜
歡
，
可
以
抬
高

價
賣
出
，
交
易
的
錢
可
都
是
真
的
。
一
間
影
像
公
司
可
為
你
全
身
掃
描
，
形

成
你
的
真
人
立
體
圖
像
，
下
載
到
你
電
腦
，
你
可
指
揮
﹁自
己
﹂
成
為
電
子

遊
戲
主
角
，
也
可
叫
他
為
你
唸
電
郵
。
假
作
真
時
真
亦
假
，
無
為
有
處
有
還

無
。
難
怪
令
孩
子
沉
迷
，
比
真
實
世
界
刺
激
，
又
不
受
傷
害
。
問
題
是
今
後

怎
麼
面
對
殘
酷
的
現
實
，
如
何
成
長
？

活
在
電
腦
裡

葉
特
生

離奇墮樓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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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全世界的風水師如今最恨
的一個人，就是前香港立法局議員
梁錦濠了，恨的是他當初為何介紹
陳振聰予龔如心而不是自己。

陳之風水功力如何未敢論斷，
但說他是有史以來最行運的風水師
則相信無人反對。指示人挖幾個大
洞便賺幾十億，真是現代神話。這
可能不但因陳的父親留下一本風水
秘笈，還可能因陳父選了一處風水
寶穴，蔭及子孫。

據稱陳曾開班教授風水之學，
現他已成億萬富豪，當然不會再設
帳了，卻未知當年曾跟他學藝者，
有多少人能像老師般得此等奇遇？

據新聞報道說，當初梁錦濠之
所以介紹陳龔相識，是因陳表示推
算到龔已因被綁架而失蹤多時之丈
夫王德輝仍然在生，還算出他的藏
身地點所在方向。自此，龔便對陳
言聽計從，儘管十多年了陳仍未能
為她找回丈夫。

未知龔是向來迷信，還是因對
丈夫的深情而變得迷信。

要是當時有人對龔說其夫或已
遭外星人綁架的話，相信全世界第
一個太空旅客可能就會是龔如心而
不是加州商人蒂托了。

新聞報道還說，龔患癌初期已
請陳替她驅邪續命，但結果病情仍
是每下愈況，龔卻還是一而再再而
三地聽信陳之擺布，竟未質疑其
「功力」。

風水之說，
未敢斷言為異端
，但篤信至此，
也屬罕見。

下
了
幾
天
雨
，
做
媽
媽
的
女
兒
說
：
抱
小
寶
寶
到
樓

下
看
雨
，
又
讓
他
撐
着
小
傘
，
感
受
一
下
雨
滴
灑
在
傘
上

的
感
覺
，
生
活
真
有
趣
味
。
女
兒
是
個
快
樂
的
媽
咪
，
懂

得
滿
足
在
自
己
孩
子
的
滿
足
上
。

生
活
在
香
港
，
節
目
並
不
豐
富
，
每
天
得
上
班
工
作

，
周
末
周
日
偶
爾
還
得
回
校
主
持
一
些
活
動
；
然
後
，
所

有
的
時
間
，
都
是
屬
於
她
兒
子
的
了
。
難
得
的
是
，
她
發

動
了
我
們
這
幾
個
老
人
家
、
小
姨
，
就
以
我
這
個
兩
歲
的

小
孫
作
為
中
心
，
形
成
了
一
個
活
潑
可
愛
的
生
活
網
，
就

連
我
的
益
友
損
友
，
也
不
敢
在
周
末
周
日
邀
約
我
了
。
這

是
我
女
兒
生
活
的
主
力
，
也
連
帶
使
我
這
個
做
老
爸
的
，

不
禁
跌
進
了
她
的
生
活
網
絡
之
中
。

就
好
像
今
天
下
午
吧
。
小
孫
近
來
因
為
雨
天
，
看
見

樓
下
馬
路
上
的
巴
士
和
私
家
車
，
不
停
開
動
了
車
前
的
水

撥
，
他
便
用
他
的
小
手
，
學
着
水
撥
擺
動
的
動
作
，
回
家

又
立
刻
翻
出
他
擁
有
的
小
汽
車
，
查
核
一
下
何
車
有
水
撥

、
何
車
沒
水
撥
，
再
向
我
們
展
示
他
的
發
現
，
非
常
有
趣

。
為
此
，
我
特
別
趁
下
午
有
空
，
一
個
人
走
到
旺
角
，
四

處
尋
找
一
架
有
水
撥
擺
動
的
小
汽
車
，
用
以
滿
足
我
這
個

乖
孫
的
好
奇
。
走
了
一
個
下
午
，
結
果
當
然
是
徒
然
，
除

非
遙
控
汽
車
，
一
般
小
汽
車
哪
有
可
擺
動
的
水
撥
？
我
竟

傻
得
四
下
為
他
尋
找
水
撥
？
人
在
旺
角
，
也
就
忽
然
憶
及

附
近
有
一
家
小
粥
店
，
有
非
常
美
味
的
蠔
豉
牛
肉
粥
，
順
道

一
拐
，
便
去
吃
一
碗
粥
，
再
不
理
那
有
水
撥
的
玩
具
車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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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看日男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一扇窗 葉溵溵

必須戒掉的惡習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中四 陳靖希

《吞聲忍語》

留日期間，說來慚愧，我竟無法跟任何一位日本
男生成為好朋友。其實，除我以外，其他留學生也有
同感。所以，在此我不妨以日本男生為討論話題。

國際教養大學是當地新設立的大學，男女生比例
為一比三，女多男少。普遍而言，女留學生的生活比
較枯燥乏味；相反，男留學生的生活卻多姿多采。

自從來到日本之後，我一直抱着最真摯、最開放的心態與日本男生交
往，不過，未知是否上天要考驗我，又或是我不幸犯太歲，因為，連我的
日本人室友也不願意跟我談話，令我感覺不被尊重。在漫天風雪的冬天，
我們雖共住一室，卻試過長達兩個星期沒有談話，房間裡靜得只充斥着窗
外溜進來的疾風呼嘯的聲音。在這種環境下單身一人的留學生活，實在倍
感淒涼。留學期間我有很多機會到日本各地旅行，每次都會買一些手信給
他。可是他從來沒有主動回贈任何東西，作為室友卻如此冷漠，實在令我
失望。

平日我也會與其他日本男生一起吃飯，不過每次大多是相對無言，沒
有共同話題之餘，更無止境地碰到溝通問題，十分沒趣。最諷刺的是，這
些日本學生讀的是國際學校，英語是必修科，但是每當我聽不懂他們說的
日語時，他們也不願意用其他語言解釋一下。

失望之餘，我曾把我的感受向一位老師匯報，以尋求良方。不過，從
老師的答案中，令我驚覺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我曾先後兩次無意中
刺中了他們的死穴：第一，很多日本男生妒嫉我曾贏得學校的英文寫作比
賽冠軍；第二，他們認為我 「人氣過盛」，太受日本女生歡迎，情人節收
到的朱古力過多。

所謂 「勉強不能得到幸福」，我餘下的留學日子已沒有強求自己去結
交些什麼朋友。慶幸的是我身邊還有一群很好的留學生朋友，彼此扶持，
我已感到很滿足。

親愛的：
你現在還好嗎？要愛惜身體

啊！
知道嗎？在這段日子裡，你的

家人也在為你感到痛心嗎？平日出
外，他們遭到鄰里的指指點點；家
人在保護你的同時，也遭受到旁人
的白眼，甚至被歧視。就因為你那
種愛玩樂的心態，令你的家人也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你又怎能過意
得去？

其實，你早應得知一旦吸食軟
性毒品就會對自己構成不良的影響
，但為什麼你還會因一時的貪玩放
縱而以身試法？毒海無崖，禍害無
窮啊！

禁毒處在今年推出了十多個有
關毒品禍害的電視宣傳廣告，為了
增強大家的禁毒意識，全部宣傳短
片都是以因吸食軟性毒品而造成不
良後果的真實的個案作例子，並由
專業醫生解釋吸食軟性毒品對身體
所構成的影響。你們該不會沒有看
過那些電視宣傳片吧？如果看過的
話，你不但應該了解吸食軟性毒品
的禍害，而且還會明白到毒品一旦
與你為友，你將難以抽身！為何要
以自己的健康作賭注呢？

你也應該知道，在數月前，
「京奧」游泳八金得主菲比斯被揭

發在一個派對中吸食大麻，因而被
罰停賽；為此，着重健康形象的家
樂氏公司即時與他終止合約。看到
嗎？吸食軟性毒品除了影響身體健
康外，還會嚴重影響將來的工作。
雖然現在的社會常常講求平等機會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僱主，你會聘
請一個吸食軟性毒品的小混混還是
一個守法的乖孩子呢？

當你在街上看見一名不認識的
吸食軟性毒品人士時，相信你也會
投以奇異甚或歧視的目光，而當你
的朋友和家人看到你因為吸食軟性
毒品而憔悴失常的時候，他們又會
以怎樣的眼光來看你呢？你的心又
是否能承受如鉛塊般沉重的負擔呢
？為了一時的快感而要承受長期的
心理壓力，是否值得？

我希望你盡快戒掉吸食軟性毒
品的習慣，重新回復以往健康的形
象。正所謂 「只要有恆心，鐵柱磨
成針」，只要你有決心去戒毒，這
就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祝
身心健康

關心你的 陳靖希上

我
的
學
校
（
繪
畫
）

鴨
利
洲
街
坊
學
校
五
年
級

郭
兆
如

在香港，新年假是一個比較長的學校假
期。如果不外出旅行的話，那麼就會一家人
到處去拜年。在這個新年假，我選擇了拜年
，不過也是一次外出旅行。

我去廣州探望了兩年沒見的姨婆和姨公
。當我到達廣州東站的時候，姨婆已經在等
候了。姨婆的年紀不算太大，六十歲左右，
有着和藹可親的笑容。她把我接回家，我終
於見到了姨公。那天晚上，我吃了一頓非常
豐富美味的晚餐，有魚、有蝦、有雞，吃得

我捧着肚子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早上，我沒來得及吃早餐，因為

桌子上是另一頓豐富的午餐。吃過午餐，我
跟着姨公和姨婆前往姨公教課的學校，在那
裡打乒乓球。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姨公和姨
婆曾經分別是男子組和女子組的廣州市乒乓
球冠軍，對於他們的實力，實在毋庸置疑了
──我連他們的發球也接不了哩！

在離開廣州之前的那個早上，我竟然還
有大發現！那就是，原來姨公的廚藝比他打
的乒乓球還要棒！他教我怎樣才能炒出香噴
噴的米粉，怎樣才能煮好一鍋出色的雞粥。當
我背起行囊向他們告別的時候，我差點哭了
出來，因為我真捨不得他們啊！我們已約定
了，我要在明年的新年假期再去廣州拜年！

對於香港現代的年輕人來說，打仗、逃難的滋味似
乎離自己很遙遠，甚至根本難以想像戰爭的可怕。然而
，在日本侵華期間，香港同樣受到戰爭的摧殘影響，日
本管治香港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淪陷的歷
史裡，香港人飽受戰爭的傷害，不少人在戰爭中死去。

所以，香港人對 「三年零八個月」這個詞語絕對不
會陌生。在這段時間裡，許多人三餐不繼；日本人為了
有效地對糧食進行監控，更把許多人遣送離開。留下來
的香港人，活在日本人的監視之下，生活也不好過。

究竟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呢？曾經歷過戰爭慘痛的人
，至今已垂垂老矣，但從他們的口中，我們還是可以感
受到那不堪回首的歲月。

《吞聲忍語》講述了許多在 「三年零八個月」中發
生的事。除了描述了香港當時的面貌外，還訪問了不少
曾目睹戰爭的人，讓他們述說過去的戰爭場面。

書名：《吞聲忍語──日治時期
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作者：劉智鵬、周家建
出版：中華書局
日期：二〇〇九年五月

我的新年假期
耀中國際學校 第八班 陳添樂

上周財爺再派糖一百六十八億，有人叫好，但
同時也有人認為派得不足夠、派得太遲，錯失良機
。 （Hong Kong Government's addition stimulus
efforts of HK$16.8 billion is still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missing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window of opportunity」所指的是一段時間，而
若能在這段時間內採取恰當行動便能取得成功。可見這段時間十分寶貴！

筆者上周在網上看了一個關於管理和組織發展的訪談。受訪者提到，
若你是老闆或上司，在當下不景氣的時候，給員工或下屬恰當地派定心丸
，讓他們有安穩的感覺，會大減他們的心理壓力。（If you can give a
certain window of stability, give it to your staff. This will give people
some kind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window of stability」在上述情況指
一段穩定的時間。

「window」一般解窗戶、窗口。上月在將軍澳發生男童墮樓意外，
男童幸得晾衫架救回一命，警方調查男童如何爬出窗外以致墮樓。
（The police investigated how the boy had climbed out of the
window.）

「climb out of the window」就是 「爬出窗外」， 「throw it out of
the window」是把一物件拋出窗外。若單是說 「out of the window」，
則有另一個意思──例如，今天，聘人不管能力而必須跟隨市價資薪這情
況 或 已 不 復 再 。 （The saying that one has to pay the market rate,
regardless of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may go out of the window.） 「out
of the window」有消失、被放棄的意思。

從一扇窗，到看準時機，把握機會，再到適切地放棄不合時宜的思維
和做事方法。看來這扇窗殊不簡單。

今天，我們的專題研習小組前往玉器街考察。一大早先
回學校，大家抱着興奮的心情進入大禮堂，只見人山人海，
大家摩肩接踵地打成了一片。老師召集大家拍大合照，所有
同學都把美麗的微笑展現出來。

終於出發了。到達玉器街後，我們按照所分配的工作各
忙自己負責的部分。我主要負責訪問部分。我站在街頭，四
處張望，希望可以找到我的第一個 「獵物」。不知過了多久
，我找到了第一位外國遊客；她十分樂意為我做一個詳盡的
訪問，過程總算順利。十分幸運的是，和她告別之後，我又
找到了另外一位外國遊客，這次是一位男士。

我先問他對玉器市場的看法，再問他覺得玉器市場有什
麼地方要改進。他對答如流，而且一針見血，說的正是我也
有同感的答案。

總括下來，這一天的訪問過程都很順利，令我有 「快樂
不知時日過」之感。

回到學校後，我把訪問時得到的資料細心整理，並寫成
了文章。

在這次專題研習中，我感到獲益良多。玉器街的店主們
及街坊們就像老師一樣，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藉着與外國
遊客做訪問的過程，也令我說英語的流利程度大增。如果下
一次有這些類似的專題研習活動，我一定不會錯過。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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